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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王甫建的
民族音乐指挥艺术

罗小慈、周　薇

自最初的创编以来，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型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已

经走过了一个多甲子的发展历程。随之一起成长的，还有民乐指挥

这一具有特定属性的指挥门类。一直以来，民乐指挥和民乐作曲、

演奏等一样，在西方的技法和形式、中国的内核与表达的权衡与突

破中思辨、前行。相较于具有完整体系的西方音乐领域，在乐队编

制、音色、音响等方面并没有统一标准的民族管弦乐，在给指挥们

造成不确定因素的同时，也提供了更宽广的塑造空间。在争议中实

践，在困惑中思索，一代代指挥家在“如何塑造新的音响效果”“如

何呈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”等一系列命题的追寻和探索中，逐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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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晰和明朗，更加自信而坚定。

王甫建就是其中一位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指挥家。二十世纪八十

年代他投身于民族音乐事业，在时代的激流中感受到了文化回归的

情感召唤，在创新、自由的思潮中捕捉到了民族音乐当代发展的蓬

勃脉动。凭借着扎实的指挥功底、深厚的人文积淀与积蓄已久的对

民族音乐的种种理念和创想，开启了民乐指挥的艺术道路。近四十

年的探索和实践，王甫建在乐队指挥、民乐作曲、乐团管理等方面

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，对民族音乐的当代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

用。他的指挥艺术，不仅对乐队编制、声部位置、音响技术等有着

科学化的布局和艺术化的整合，以丰富的经验和把控力让乐队发出

最理想的声音，如行云流水般，气定神闲地带领乐队，在“歌唱”

中融入民族文化的精神和气质，传达作品的内涵和思想。

在民族音乐蓬勃发展的当下，民乐指挥队伍日益壮大之时，王

甫建的艺术理念和指挥经验无疑是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的。

一、艺术经历和理念初探

认识王甫建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个有智慧、有创造力的人。他

自幼便喜欢自己琢磨着玩儿，做航模船模、装收音机、幻想制造电

影放映机……这对他日后在民族音乐实践中能准确地找到问题并琢

磨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有着极大的关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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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7 年王甫建进入中央音乐学院，师从黄飞立教授学习交响乐

指挥和合唱指挥，当时疯狂钻研贝多芬、勃拉姆斯的他可能都想不

到日后会与民族音乐有这么深的渊源。直至后来，毕业留校任教的

他去给民乐系上乐队课，顿时民族乐队那种陌生而又独特的声音把

他吸引住了。这种以西方音乐体系来比较似乎不稳定、不和谐的声

音，却有着强烈的个性和张力。王甫建认为音乐艺术中最重要的是

创造，学了多年的交响乐指挥，希望能够创造一些更新的东西，而

民族管弦乐所呈现出来的可塑空间，让王甫建的“创造”有了释放

的天地。

在他的带领下，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取得了快速的成长。

他在有效地建设和训练这支乐队的同时，也迫切地寻找合适的作品。

面对民族管弦乐作品匮乏的局面，他不仅自己进行创作和改编，还

把目光投向了谭盾、瞿小松、郭文景等同学。瞿小松的《两乐章音乐》，

郭文景的《愁空山》，以及后来秦文琛的《唤凤》等等就是在他的

“怂恿”下创作的。1985 年由他指挥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在

北京推出民族音乐现代作品音乐会，被誉为“首开现代民族音乐之

先河”，引起民乐界及学术界的极大震撼。

2005 年，王甫建受聘担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，后又兼任艺术

总监。至 2014 年，王甫建卸下团长一职，保留艺术总监职位。他

的民族音乐理念在这里得到了尽情的绽放，同时也在管理、运营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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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上进行了改革，实现了这个上海“老字号”从传统型乐团向现

代职业乐团的转变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上海民族乐团以专业、精良的

大型乐队，光彩各异的青年演奏人才和大量优秀新创作品，受到越

来越多观众，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。他设计的演出季，兼顾欣赏性、

艺术性和专业性，没有因“阳春白雪”而“曲高和寡”，也拒绝一

味地追求市场效应，而是引领观众在美好的艺术体验中，逐渐打开

思路，对当代民族管弦乐有着更深的了解和认识，并形成新的审美

习惯和标准。而他“以当代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情感、弘扬民族精神”

的理念，也在“听民族音乐，品中华文化”的实践中，与越来越多

的观众产生共鸣。	 	 	 	 	

二、乐队音响概念浅谈

1. 关于民族乐队“交响化”

关于民乐“交响化”，王甫建一直有着自己的理解 ：“民乐交响

化”这个概念被人“误导”了，因为“交响化”并不是西方交响乐

队所独有的，任何乐器都可以“交响化”，关键是看你怎么写。并

不是多声部、多音色的写作方式就是“交响化”。它不是一种观念，

而是一种技术。技术是为艺术服务而非制约。它并非只是单纯的“和

声”，写得好，就是好音乐，写不好管弦乐队也“交响”不了。

这段话虽然是针对民乐作曲所说，但同样也适用于民乐指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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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形式的乐队合奏之美感在于整体音响之“合”。西方交响乐的

各声部就好比同一色系的不同颜色，尽管各有差别但却有着共同的

基础色。而民族乐队却是多个完全独立的浓烈色块，但这依然不妨

碍其整体的“合”的美感，只要调配得当，它甚至能呈现出无法取

代的个性和魅力。而如何“调配”，不同指挥家也有着不同的尝试。

2. 关于声部分布和音色的调控

民族管弦乐在借鉴西方交响乐并结合自身的艺术特点，确立了

吹、拉、弹、打四个声部的编制框架。在这个框架下，很多指挥家

考虑到总体音响中，诸如“平衡感”“融合性”“清晰度”以及“色彩”

等问题会对乐队编制和摆法做出不同的调整，这就好比之前提到的

“色彩调配”。遵循科学的依据和艺术的审美标准，用新的思维与新

的手法挖掘、塑造出新的音响效果。

目前，海内外的民族乐队各自都有不同的声部位置。王甫建始

终坚持一种各声部集群的声部位置摆放法，他认为这样的声部位置

使得各声部本身的组合紧密，在和声、音准、音色、音量的组内平

衡上可以容易形成整体群感，整齐度好，而且力量集中，张力得以

大幅增加。有时乐队全奏时，弦乐竟然能穿透管乐群，以极具张力

的音色音量演奏出另一个织体，非常令人激动。

王甫建认为，在以弦乐为主体的段落，高胡与二胡的平衡基本

上是以二胡的音色要能出来为主。而在乐队总奏时，高胡放开来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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肩负了在整个乐队声响中把弦乐声部推出来的重要任务。这样的弦

乐配置以及演奏法的配合，就造成了极为过瘾的强大弦乐声部，也

连带使得整个乐队的音乐更为流动，张力也更加强大。

在王甫建组建的民族乐队中，弹拨乐声部的编制始终相对比较

大，琵琶往往达到六把，其他乐器也相应达到一定的比例。强大的

弹拨乐群组与拉弦乐器组之间成为平等对比的关系，突显了中国民

族乐队特有的弹拨乐声部的鲜明个性。“缺乏弹拨乐特有的群感音

色，中国的民族乐队就没有了骨头，缺少了有别于西方乐队的特有

个性。”王甫建如是说。

至于吹管乐声部，王甫建也坚持要有一定科学合理的声部配置，

尤其是唢呐。王甫建说到，虽然很多人觉得唢呐声音吵，但它却是

最有“土地”气息的民族乐器，带有刚烈、张扬的民族个性，是很

能体现出民族音乐特色的部分。在演奏中他特别强调演奏员一定要

“松弛”，并且统一演奏法，以此控制声音的稳定性，使整个乐队产

生更为和谐的音响效果。

三、艺术特点探微

1. 思想高度撑起大格局

指挥是通过乐队将乐谱转换为具体的音响的，这一创造性的过

程中，思想的深度和技艺的高度有着同样的重要性。扎实的交响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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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底，使他在节奏、速度、音色、力度等方面有着很强的敏感度和

控制力。而深厚的修养和渊博的知识使他的音乐艺术呈现出大格局

的风范。王甫建理解的当代民族音乐，是要将传统精神在创新中得

到传承，将历史风韵在发展中得以再生，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某种风

格的抒情，或韵味的展现。即使是《新编五梆子》《月儿高》等改

编自传统的经典曲目，都在他的改编和指挥下焕发出时代的活力和

光彩。他指挥的《太阳祭》不仅展现了西南少数民族文明的古朴与

深邃，更强调人类把生命作为信仰的热烈与执著 ；他指挥的《龙跃

东方》不仅具有龙腾虎跃的激昂与震撼，更强调民族腾飞的精神与

气势……

王甫建的“大格局”不仅体现在音乐内涵上，也体现在作品的

整体布局上。指挥就像导演一样，对一部作品的情绪渐进要做好合

理的布局和安排。什么时候是铺垫，什么时候是高潮，怎样推动，

怎样爆发，都体现着指挥的内心功力。这种内心功力，在王甫建的

音乐中也有很好的体现。比如，他的指挥不是简单地每逢高潮都加

以强调，而是通过层次分明的，有意识的情绪积累，让最终的爆发

有一个自然浮现的过程。以《丝绸之路》为例，最后结尾处，从竹

笛悠扬的独奏，到最后全体的终极爆发，在这一整个大写的渐强过

程中，王甫建又有着丰富细腻的处理。在他的指挥下，各声部进退

井然有序，音色控制极其到位，就是乐队声音极弱也依然层次分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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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条清晰。情绪的流动在旋律动机、在不同声部辗转中积蓄和发酵，

由紧张的气氛逐渐涌动至气血充盈，直至最后的恢宏爆发。乐队和

观众也在他这种有说服力的情绪带动下，充分感受到了作曲家所要

表达的戏剧冲突和张力之美。

2. 文化根基焕发民族性

作为民族音乐指挥，民族艺术素养和文化根基是极其重要的，

这不仅仅体现在演奏的风格、韵味上，还彰显着整部作品的民族性。

比如大部分民族管弦乐作品都有着民乐的“基因”或“元素”，而

很多细节的“运腔”是无法在谱面上详细标注的，需要指挥通过自

己的经验和理解来带领乐队做诠释，这就考验了指挥自身民族文化

的素养。王甫建恰恰在这方面有颇深的造诣。从事民族乐队指挥工

作以来，王甫建非常认真地投入到对民族器乐深入了解和熟悉的学

习之中，逐渐对民族器乐、民歌、戏曲、曲艺等民族民间音乐风格

有了很深的体验，并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愈发深谙。很多传统风格的

乐曲他不仅都能熟练背唱，还能准确把握其风格和韵味。无论是他

自己编配的江南韵味的《欢乐歌》，还是他委约创作的北方风情的《大

秧歌》；无论是壮族风格的《青铜乐舞》，还是蒙古族特色的《牧歌》；

抑或是京剧色彩的《卢沟晓月》或沪剧情怀的《百年随想》，都各

显风貌，诠释到位。

以《春江花月夜》第 7~10 小节为例。这是主旋律进入的部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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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典的乐句对每个人来说都耳熟能详。二胡声部按照通常的理解演

奏为柔美抒情的连弓，但王甫建的理解是，这是一首展现中国音乐

深厚积淀的著名古曲，这里要展现的是优雅与从容之感，而不能太

过于缠绵或阴柔。他要求演奏员在右手连弓的同时用一些传统歌唱

的运弓方法，抑扬顿挫，使旋律带有传统的“板眼”感，更好地表

达音乐的形象和气质。

3. 精准指示刻画声音细节

王甫建的音乐处理自然、流畅、舒服。他从不生硬地追求大起

大落的戏剧性，更不夸张地摆动各种“pose”和表情。他十分注重

音乐的“歌唱性”，经常以哼唱的方式形象地向乐队模拟音乐的气息、

分句、旋律走向、情感表达等，以有说服力的音乐处理和生动的沟

通让乐队深切地体会到他的意图。而他最为乐队演奏家们津津乐道

的是，他不仅十分清楚自己所想要的音乐效果，更能精准地告诉演

奏员，用什么弓法、什么技巧、什么力度，或哪个音区演奏能够发

出他心目中理想的乐音。

以《丝绸之路》开头琵琶声部进入部分为例。谱面上没有标注

演奏方式，王甫建明确要求演奏家右手用手腕绷紧的方式，以达到

他想要的力度和顿挫感。而琵琶声部的这一处理，使乐队的整体音

乐感觉更加立体和丰满，表达茫茫大漠中人类厚重而又富有韧劲的

生命力，仿佛丝路商旅前行的脚步，虽沉重艰难，但却满怀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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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　语

在写这篇文章时，笔者一直在考虑“怎样的指挥才能让乐队心

服口服”这个问题。我想，指挥不仅要在专业上有着过硬的本事，

还要有综合素养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，以及懂得人与人之间的沟

通的“艺术”吧。当一名指挥对艺术的诠释和追求能够感染演奏家，

并引起共鸣时，再骄傲的演奏家也会跟随他的脚步 ；当一名指挥善

于运用沟通的艺术，在尊重每一位艺术家时懂得坚持底线，再任性

的演奏家也愿积极配合。这些都在王甫建身上得到很好的印证。他

对民族音乐的理想始终热情不减、灵感不断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对

于中国的音乐家来说，搞好民族音乐，方显英雄本色！”这不仅是

他自己对指挥艺术的目标和要求，也是对所有中国音乐家的鼓励与

共勉！

张  列

Zhang lie


